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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主场多边外交活动所具

有的新意

一般而言，主场外交是东道国将自己的主张和理念植入

国际规范的一种做法，尤其是多个国家参加的主场多边外交

更容易体现东道国的外交精神。2014 年中国在北京主办亚太

经合组织会议，2016 年在杭州主办 G20 峰会，2017 年在厦

门主办金砖国家峰会，在北京举办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2018 年在上海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在这些多边会议和

活动中，中国都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将中国对国际事务

的看法以及政策主张纳入其中。

以 2019 年 4 月和 5 月分别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标志，中国的主场多

边外交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两次活动都是由中国倡

议，并且在中国主办。其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吸引了 150 个国家、92 个国际组织的 6000 多名

代表参加。对于一个新兴大国而言，这样一个规模的会议是

前所未有的。而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中国倡导文明和谐论，

与美国一些鹰派人士主张文明冲突迥然不同。一个崛起的中

国尊重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这本身是一种创举。

这两次大会引起更大关注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世界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 2017 年 12 月以来，“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成为中国领导人概括国际形势的一种新提法。2018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与印度总理在武汉会晤时，双方讨论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课题。同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

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

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同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南非参加金砖工商论坛时也提

出了这一看法，9 月在北京中非合作论坛上也强调了这个论断。

同年 11 月，俄罗斯总理访华时，中俄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中

写入了“双方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

转型过渡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判断得到了多数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赞赏。

支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发展中国家的

群体性崛起。在很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是国际多边舞台的

看客或者说是边缘人，多数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都不是由发

展中国家提出的，现有的多边机构中也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发

出声音。与以往崛起国只注重单个国家的利益不同，这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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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支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与以往崛起国只注重单个国

家的利益不同，这次中国的崛起是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崛起，因而中国正在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均衡、

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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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崛起与发展中国家是共同发展的崛起，因而中国推动形

成一个更加均衡、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化。中国倡议的“一

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

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

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

当我们回顾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时，很容易发现他们的

道路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有了著名学者查尔斯·梯

利所谓的“战争缔造国家”的说法。从 19 世纪后期起，西

方崛起的一种逻辑是西方国家是文明国家，而非西方是半文

明或者野蛮国家，文明国家可以用武力改变野蛮国家。当然，

西方崛起大国对世界也有独特的贡献，提供新的国际公共物

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有关自由贸易的安排。不过，在 19 世

纪中叶以来的大变局中，多数时候获益的还是西方发达国家，

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受损。面对这种损失，发展中国家提出了

一些多边倡议，比如通过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规范跨国公司

的行为，但这些举措往往并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进入

21 世纪以后，当发达国家面临全球化的冲击时，以美国为首

的规则制定者却又更改了之前的承诺，认为二战以后缔结的

自由国际秩序出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很少是发达国家主动安排的结果，而是一种意外。

第一个百年大变局与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

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为世界贡献了自由

贸易理念。在英国主导世界发展的 19 世纪，英国主要以双边

的方式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英国工业化之后，采取了两种

方式推动自由贸易 ：一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强行缔结条约 ；

另一种是 1860 年和法国缔结互减关税协定。这一协定开启了

最惠国待遇的历史，英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帝国”，法国的工

业化也由此加速。欧洲大陆在英法的刺激和压力下，也开始

实施关税改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这些协定为西欧的崛

起奠定了基础。

不过，以双边方式推行自由市场理念，其受益范围毕竟

很有限度，而且很难让第三方搭便车，因而 19 世纪世界经

济的增长主要是西欧地区和北美，其他地区的发展成绩并不

显著。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西欧人均

GDP 从 1820 年的 1200 国际元，增长至 1850 年的 1600 国

际元，到 1870 年接近 2000 国际元，1900 年则高达 2900 国

际元。世界人均 GDP 只是从 1820 年的 666 国际元，增长到

1870 年的 870 国际元，到了 1900 年发展为 1260 国际元，

但是世界平均水平在后 30 年的提升，主要是西欧发展所带动

的，世界其他地区依然落后。例如，1900 年，拉丁美洲国家

的人均 GDP 为 1100 国际元，16 个东亚经济体的人均 GDP

为 600 国际元，非洲的人均 GDP 也是 600 国际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新兴强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

参加巴黎和会时提出“十四点计划”，其最后一点即是建立

国际联盟的主张。在威尔逊的设计中，国联的核心是集体安

全、裁军、和平解决争端等措施，旨在保障会员国的领土完

整和政治独立。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将多边主义理想付诸实

践，应当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美国国会因美国参战

导致军费开支激增，反对美国加入国联。由于经济实力最强

的美国没有加入，国联缺乏执行决议的强制力，很多功能设

计并不能兑现。在东亚地区最显著的案例是“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退出国联。这进一步激化了中日矛盾和美日纷争，乃至

于最终助推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

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深受损害，

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转向美国。世界人均 GDP 从 1913 年

的约 1500 国际元增长到 1940 年的约 2000 国际元。但是，

这种增长主要是由美国这个核心区带动的，美国从 1913 年

的 4800 国际元，增长至 1945 年的 11700 国际元，超出第

二名英国近 5000 国际元。1950 年，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

的 27.3%，比 1913 年增长了约 9 个百分点。苏联 1950 年的

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为 9.6%，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经历

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明显衰落，经济总量占比从 1913 年

的 33.0% 下跌至 1950 年的 26.2%，西欧 12 个经济体的人均

GDP 从 1913 年的 3500 国际元增长至 1945 年的 3800 国际

元。进一步而言，外围地区的衰落更加严重，例如，16 个东

亚经济体的人均 GDP 从 1913 年的 678 国际元降至 1950 年

的 666 国际元，可以说东亚经历了“失去的四十年”，东亚

16 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比从 1913 年的 22.4% 下跌至 1950

年的 15.9%。

由于美国拥有超强的力量，美国开始推行以多边主义为

核心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秩序。但是，这种秩序也是一种俱乐

部模式，加入者需要跨越很高的门槛，不是牺牲部分主权，

就是处于低端的国际分工中。以拉美地区为例，二战结束时

拉美地区人均 GDP 为 2300 国际元，到了 1970 年代末，拉

美地区的人均 GDP 仍不到 6000 国际元，此后直到 2006 年

才突破 7000 国际元，在这段时期内，拉美可谓进入“失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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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均 GDP 从 1945 年的 11700

国际元，发展到 2006 年就突破了 3 万国际元。因此，对于

拉美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 20 世纪前半期，东亚经历了“失去的四十年”；在 20

世纪后半期，拉美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就此而言，英国

和美国缔造的全球化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困境，它没有办法将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带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通道上。

发展中 群体性崛起与中国的主场多边外交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分水岭的大危机。在此之前，

华盛顿共识是引领世界发展的主流范式，是否坚持华盛顿共

识成为西方国家用以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否正确的主

要标准。在此之后，世界发展范式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

以 20 国集团的兴起为标志，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多边舞台有

了多种选择。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

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于 2008 年首

度超过 50%。如果按照通常我们所说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定义，

即加上亚洲四小龙与中国澳门特区，那么发展中经济体的经

济总量占比于 2005 年即超过 50%。2018 年新兴市场与发展

中经济体的比重达到 59.2%，预计 2024 年占比达到 63.5%。

发展中经济体的这种经济地位将对全球多边外交产生重

要影响。一方面，60% 的比重超过了二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经

济总量的占比。按照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1950 年，

美国与西欧的经济总量合计占比为 53.5%。美国与欧洲构建

自由国际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经济体量占比过半。到了 20 世

纪 60-70 年代，西方世界占全球经济中比重稳定在 60% 左右，

因而西方的意识形态开始向全球扩散。如今，发展中国家也

具备构建新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

不过，发达国家站立在国际多边舞台中央时，经过了长

达几十年的多边互动。这种互动的起点之一是英国与法国

1860 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重要节点是 1919 年巴黎和会

之后的国际联盟，而辉煌之处是 1945 年建立的一套规则。从

发展趋势来看，就是从双边走向多边。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经

验仍然可资借鉴，那么发展中国家也应该继续走联合自强道

路，从双边走向多边，并且向全世界开放。

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后不久，发展中国家就走向了联合

自强道路，标志性事件是 1955 年的万隆会议。在这次多边会

议上，印度、缅甸和中国等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

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标准，这一规范性倡议也成为联合国

的基本原则。经过 60 多年的多边互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国

际舞台上有了历练，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一批能在国际组织

中办事的人才。如今，中国发起的很多倡议和原则举措，也

再度成为联合国的重要文件内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世界的发展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为发

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谋求更好的平台和规则。

因此，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可以适当调整外交布局，提

升多边外交的地位。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多边是舞台”已

经是外交布局的四个板块之一。2002 年，中国外交布局定型

之后，多边的排序位列大国、周边和发展中之后。随着发展

中群体性崛起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多边的重要性更

加凸显。另外一个重要的压力是，发达国家面临着发展的困境，

很难像以往那样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数据显示，1984-2007 年间，国际贸易增速 3 倍于世界经济

增速。但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局面已经不

复存在。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有了根本性的变

化。因此，中国发起新的多边倡议，注重主场外交，也是要

开拓新的市场，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就长远而言，如何发展出卓有成效的多边主义将是考验

中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的重要标志。当前，随着美国特朗普

政府不断“退群”，减损软实力，丧失道德感召力，世界各国

都需要有责任感的国家站出来谋划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国际规范和原则。回顾欧美社会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如果仅

是考虑自身的发展，或者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美国优先”，

那么这种发展不会长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如果发达国家

任由资本控制社会发展，那么或将导致国内民意基础的崩溃，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政治僵局就是典型例子。美国

要走保护主义的老路，恐怕还将招致全球更大范围的批评和

更有力度的反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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